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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运龙的三本散文集《平凡——“5·12”汶川大地

震百日记》《天堂九寨》《我的岷江》勾勒出的是这样一
个写作半径：他居官不敢懈怠，为文以情相许；他对文
学的介入，正像作家阿来所说，采取了“地理介入方
式”，即避开常用的从人物命运、故事介入，选择了文学
书写中已经被很多人忽略的一种介入方式。这使得他
的散文具有文本的惟一性，凸显出独有的价值。

我欣赏作者在风物志中写浓情文。作者曾在家乡
汶川当过县长。“5·12”地震使汶川这座边远县城一夜
间为全世界知晓，人们都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悲
痛。之后的求援、重建，包含了太多太多感人的故事。
以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作品真不知有多少，然而谷运
龙的写作身份殊异，写作资源殊异。作为一位一线干
部，他经历了灾难、救灾和重建，其工作上的劳累可想
而知。散文集《平凡》是他在那些甚至几天几夜无法合
眼的日子里，以日记的形式留下的珍贵文字。其中的
一些篇章非常动人，比如 6 月 5 日“写给去深圳读书的
龙溪的孩子们”。汶川大地震是国殇，深圳人要把这些
失学的孩子们接到深圳去读书，谷运龙百感交集，在写
这封深情的信时他叮嘱这些走出峡谷的羌族孩子：要
懂得感恩，要克服困难适应大都市生活。“在学会洗手
的同时要学会洗脑，学会做作业的同时先学会做好
人。永远记住你们是一个古老民族羌族的血脉，你们
的家在岷江河畔的大山深处。”殷殷之情，回肠九转。
又如在6月6日的日记中，他记汶川抗震救灾中牺牲的
陆航飞行员邱长华烈士。由于作者和邱长华既是同乡

又是同学，因此他的怀念文字格外真切感人。来自一
线工作的情感资源具有独特的价值也使他能够有独特
的发现。特殊的写作身份、特有的写作资源、特有的生
命体验产生了这些特有现场感的文字。

因为作者就生在九寨沟，《天堂九寨》自然不同于
一般的旅游者对九寨沟的描摹。我欣赏其中的一篇

《夜游九寨》。在一个暮春的晚上，作者趁着酒力搭乘
沟内朋友的车“贼似的溜进了九寨沟”。这就不是一般
的游客能够经历的。在夜色中，他们在珍珠滩步行，感
受九寨沟海子的寂静；静坐在被喻为男欢女爱的藤缠
树下，感受爱的故事。《柔情的热水塘》写了当地民俗，
作者和他的羌族同胞剥光了衣服跳进热水塘洗温泉。
更奇怪的是洗完温泉还要洗心，所有洗过身的人都要
喝一口含硫磺味的温泉，然后找一个角落一次次地呕
吐，经过几番呕吐，把胃里的东西吐干净，让神水彻底
清洗一次肠胃，于是神清气爽了。由此作者很自然地
发出感悟，想到“洗身容易洗心难”，做人更要经常清洗
自己的邪念。

《我的岷江》以一个岷江人写岷江，写得很有底

气。书中《羌笛》一文是对羌笛的来龙去脉作的考证，
许多属于新知。《汶川的伟大》梳理了汶川既古老又深
厚的文化之根。而《永远的都江堰》则告诉我们很多地
理学和水力学的知识。所有这些散文，人与景都不是
拼接，而是一种蒙太奇的组合，看似不经意，实则都是
功课做得很足的历史文化散文。谷运龙的散文不是那
种走马观花之后坐在屋子里裁云镂月、标花宠草的文
字，他的文字浸透进他对家乡、对本民族的深爱，在场
感十分鲜明。虽然是个人话语，但经过一种爱的升华
变成了公共话语。我想这正是散文的真功力。总之，
谷运龙的散文属于那种读来不见浮语虚辞却是情见乎
辞、不见浮文巧语却见情景交融的原乡散文。他的散
文称得上是羌族聚集区的人文地理小百科，但让我们
比读百科更灵动、更易于受到感染。

自然，散文不只是一种纯粹记述的文字，更是一种
体悟的文字。缺少体悟，散文就少了灵魂。好的散文
不仅要求文字干净洗练，还要求能够妙语解颐、涉笔成
趣。按照这个标准，谷运龙的散文还可以写得更精一
些、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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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志 浓情文
——读谷运龙散文随想 □范咏戈

凸显民族性 体现正能量
——当下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审美取向 □张锦贻

谷运龙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地创作，特别是他近
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灿若桃花》，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清新的
气息。读这部作品的感受是双重的：既如读一般小说那样
沉浸于情境和故事，又不时意识到这是一位地方官员在看
待民间图景、百姓生活，于是就形成了别样的阅读意趣。我
们读惯了官样文章，它们一般以原则性、不及物和不动声色
见长，而这部小说，书写内容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生活到
私人生活无所不包，具体可感，折射出作者对世间万象的评
判和好恶，托寄进真性情，自然成为可贵的文学作品。

谷运龙是羌族第一代书面文学写作者之一，他在《灿
若桃花》中用汉语、用长篇的体制来反映羌族人民生活，意
义自不待言。目前有30多万人口的羌族，出自古羌西戎牧
羊人，曾长期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给人们留下
神秘的印象。对一个民族真实面貌的认识，是特别需要借
助叙事文学画卷的，历来如此。因为，不论有多少关于族群
的普通文字和图像介绍，都只能构成民族想象的若干片
段，只有长篇小说这类形式，能够完整呈现一个民族流动
的日常生活、具体的生活方式。现在，谷运龙成功地为羌族
做到了这些，《灿若桃花》使我们真正接近和熟悉了一个古
老的民族。书中对官寨、石板街、碉楼、寨人喝茶的声音等
等场景的素描，以及对山寨数十年来历史变迁的写照，展
示了特殊的民族风情，别有韵味。当然，读者也能从书中体
会到，从解放、土改、“文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羌寨中发生
的许多事情其实与全国各地也大同小异，并无很多差
别——这同样是对民族生活的具体认知。即使在民族学的
意义上，这部作品也是重要和具有开创性的。

《灿若桃花》在文体上是成熟和沉稳的，作者保持着均匀的叙述节奏。目
前追求“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很多，多数写得散且空乏。这部长篇的时间跨
度也较大，经历了几个时代，但好在作者控制了相对集中的线索，着重描述了
老地主和天宝两家的关系，特别是情感上的纠葛，就显得故事较为紧凑。书中
对外部历史进程交代清楚，写法上却尽量使历史的痕迹溶解在私人交往和伦
理人常之中。老地主过去对天宝等佃户不错，收租子也要看收成，因此被斗倒
身亡后，乡亲们对他的遗孀、后人等也是常怀恻隐之心，并不落井下石。宝姝
搞传销得了精神病，寨里人背后并不幸灾乐祸，反而纷纷相助，连宝姝母亲的
前任婆婆也把卖牛钱送来。所以，小说中的羌族山寨，无论在政治化时代还是
商业化时代，都保持了古朴、宽容和善良的民风。在这里，左或右、穷或富是不
重要的，善或恶才被人们在意。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形态，作者写出了羌族风情
中特别值得欣赏之处。

由于如此，作品中一些人物的走向也与其他若干小说不同。地宝在“文
革”中表现恶劣，批斗人很残酷，还斗过尸，“贫下中农”跟着他，也做了不少坏
事。这两个似乎不可救药的人，后来都发生了默默的转变，如地宝在疏通河道
时有突出表现，“贫下中农”也能为宝姝捐款。作品正确地写出，这些改变不是
来自人性，而是来自社会。作者通过社会存在考察了人性的复杂性，又通过人
性的复归验证了社会的存在，这种观照是耐人思索的。遗憾的是，对于地宝、

“贫下中农”这类人物的性格发展，作品还缺乏深入的刻画去展示其心理现
实。

全书所有情节都可以成立，不过作为小说，它还缺少一些灵活的“触角”，
这触角就是情节中不断伸出的精致的细节，它们往往能敏感地触动读者，带
来更多的情感反馈，增加属于审美的魅力。这说明作者还需要在小说艺术上
继续探索。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在长篇写作上的初次尝试，谷运龙迈出的这一
步是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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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那种疯狂的力量，给羌族人民带来了深深的
创伤和苦难，以致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还
无法走出这长长的心理阴影，还不得不为疗治这历史
的创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能不能改变这样的命运，
他们还有没有自己创造的未来？这就是羌族作家谷运
龙长篇小说《灿若桃花》通过羌族人天宝一家三代人爱
恨情仇的故事思考的问题和要突出的思想主题。

情感关系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由此散射到对
羌族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写。不过，我们注意
到，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并没有我们通常读到的边地小
说那种淳朴、野性和诗意，而是非常沉重和艰难的。天
宝与阿姝的爱情因阿姝是地主婆而坎坎坷坷。等他们
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伤痕累累。如果说，他们还算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话，地宝与小姝之间的婚姻几乎无
爱情基础可言。他们的关系是在“文革”中开始的，带着
一种变态的时代成分。而他们的女儿宝姝与文星的爱

情根本没有结果。本来，他们是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
的年轻一代，爱情观念应该很先进，但由于父辈的仇
恨，就永远走不到一起。结果，宝姝只能以精神病状态，
来表达对这种不良情感关系的抗议。

在这里，地宝与小姝的关系最为荒诞古怪，也最
为残忍。地宝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干了许多坏事
恶事，像一个魔头一样，人见人怕，也人见人恨。特
别是对小姝的母亲阿姝，下手更是凶狠，几乎丧失人
性。因为他爱着小姝，但阿姝不能同意，她担心地宝
是自己与天宝所生。如果这样，地宝与小姝实际上是
兄妹。当然，这两个人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成了不共
戴天的仇人。“文革”后期，地宝没有如愿发达，只
能回来种地。他开始有一些人性的觉醒，知道自己犯
下了罪行，所以只能以努力劳动来赎罪，争取寨子人
和家人的原谅。这个时候，小姝嫁给了别人。而当小
姝成了寡妇时，地宝又紧追不舍。考虑到自己的母亲

已经嫁给了地宝的父亲天宝等原因，小姝终于再嫁，
与地宝成婚。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连带出复杂的人
物关系，真实地反映了边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与内地
不同的生活形态，揭示出边地特有的文化风情和文化
关系，表现了羌人的心理个性。

实际上，作品要揭示的是，那种不正常的非人的年
代给羌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不仅阿姝、小姝、二先生
等人是受害者，地宝这样的恶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新
的时代的结合并不等于灾难的结束，不等于他们脆弱
的心灵摆脱了历史力量的控制，走出了历史的阴影。他
们不仅自己没有走出，他们后代的生活也同样出现困
难。小说后半部的主人公宝姝，就是这种精神伤害特别
严重的女孩。她的精神分裂并不完全是生理性的，而是
带着父辈传下来的悲剧性的文化基因。当小姝死时，她
才猛醒过来，恢复了正常人的状态。然而，她的精神又
经受了一场大地震的考验。

小说结尾很有意思。宝姝抱着母亲的尸体，在特大
地震之中。好像羌族人的苦难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尽
头。但如果我们知道，宝姝终于摆脱了精神病的困扰，
走到正常社会中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感到小说的正能
量？那就是，拯救人的迷失，改变人的命运，创造人的生
活，永远要靠人自己。

如何走出历史的阴影
□木 弓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在前行中不断发
展。虽然有意识地、专门地、执著地创作儿童文学的
作家很少，但他们的作品却都能以各自生活的地域为
背景，通过一个个独特的故事和人物，描绘出民族儿
童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

在这些作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蒙古族作家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土家族作家彭绪洛、毛南族作家
孟学祥等。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从本民族的、
自己的创作实际出发，以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使各自
的民族儿童故事都充满了新意，为民族儿童的心灵世
界孕育了“真善美”的正能量。

在民族儿童文学中，小说一直占据着主要的位
置。在小说中，作家可以深入地描写民族儿童的生活
图景和民族地区的自然图景，并在刻画这些生动的儿
童形象时，将自己的民族情愫、民族情感倾注其中。
这样，儿童文学民族性就不只是一个抽象的、静止的
概念和理念，而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动态的形象和景
象，使之可感觉、可触摸。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生活，从
小与蒙古牧羊犬为伴，后来到黑龙江大庆油田工作，
但仍然坚持每年到草原山林居住一段时间。他以创
作动物小说见长，其作品与以往动物文学呈现出不同
的新气象。比如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狼獾河》《黄昏夜
鹰》、长篇小说《黑狗哈拉诺亥》《血驹》等，都体现了儿
童文学民族性的生动与鲜活、丰富与充实。

黑鹤在其作品中把牧羊犬的勇猛、机智、忠诚刻
画到极致，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与蒙古族儿童
的友好相处与互爱互助。凶猛的牧羊犬与幼小的草
原儿童相互给予、相互嬉戏，感人至深。在长篇新作

《血驹》中，他写一匹毛色如血的骏马。它无畏地驮着
云登冲破狼群的围困，英武地昂着头颅在赛场上争先；
它在茫茫风雪中穿行，在遥遥归途中驰进，挺立着在无
尽的疾风中逝去。这是呈现草原上马文化的一个神奇
故事，是体现蒙古民族心理状态的一个心灵传奇。

在小说集《黄昏夜鹰》中，黑鹤对草原山林中强大
飞禽的状貌、习性、本领等的描写，以及它们与人类、
与同类的合与分、同与悖、齐与散，又都呈现给读者新
颖的感受。想一想，不是生活在草原、山林的民族，不
是与飞禽走兽相依相存的人，谁会如此专心地关注这
一切？而且，如果不是像黑鹤这样长年生活在草原深
处和密林腹地、真正扎根于牧人毡房和猎人部落、而
又真心地关注现实和热爱儿童的民族作家，也很难写
出如此真切的作品。

显然，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发展，源自民族儿
童现实生活的丰富、发展，来自民族作家思想情感的
丰富、发展。儿童文学民族性，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
人民的生活之中。作家的每一次写作都在传播民族
的价值观念、体现民族的文化精神、反映民族的审美
追求。

彭绪洛出生于湖北省长阳土家山寨，自幼向往并
热爱探险，穿越无人区大沙漠、攀登远古城大雪山，大
学毕业后坚持创作探险小说。他的《少年冒险王系
列》《时光定位钟系列》等少年冒险小说独具特色。近
期，他又推出了《兵马俑复活》系列，包括《离奇的连环
失踪》《超时空的争夺战》《无敌兵马俑军团》《兵临城
下的决战》等。他笔下的土家族少年洛水，穿越时空，
回追历史，伸张正义，铲除邪恶。面对秦始皇陵的兵
马俑在 21 世纪的全面复活，少年洛水该如何思考历
史、认识社会，如何运用知识、启迪心智，如何勾连团
队、增长勇气？在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交互中，在历史
前行与少年成长的交织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史进
步的无可阻挡，是民族正义的必定胜利，是品格崇高
的至为神圣。

彭绪洛的作品依托于民族性，但又超越了民族
性。他书写的是一个青年土家族作家心中的宏伟志
向、浩然正气。彭绪洛把两千年前长平战场上的那场
战争想象得很大义、很大气，描摹得很奇异、很奇诡，
却真正地彰显了民族精神。这激发了中华民族新一
代少年对历史、对现实的深思和反思，激活当下少年
们对知识、科技的兴趣。在作品中，阳刚之血气、壮烈
之血性，与温情的意味、深邃的意蕴，较好地融合在一
起。

近年来，彭绪洛在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积累的同
时，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他把探险文学创
作延伸到幼儿文学之中。这使得探险、冒险的阳刚情
怀，在温情、温馨的日常情境里得到平和、平实的体
现，也使得求知、求新的好奇心理在友善、友爱的生活
氛围里有着天真、天然的表现。在《小田鼠历险记》系
列童话中，我们读到了小田鼠的冒险遭遇，作家试图
通过书写小田鼠的“历险”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
彭绪洛试图从幼儿视角来看待当下生活中那些蕴蓄
着美妙人情、表现出美好人性的细微故事，这对于生
活在喧闹、繁杂的当下的各民族的儿童来说，是心智
的启迪、心灵的抚慰。

来自贵州的孟学祥多年来一直在写西南边陲山
村里的民族儿童的生活状态。这些作品大都是纪实
性的，文学性、新闻性兼具。虽然写的主要是“留守儿
童”的情况，但这些事、这些问题牵涉到村村寨寨、家
家户户，牵扯着上辈老人、儿童父母……这让作品具
有很强的辐射性。后来，孟学祥又转向民族儿童小说
创作。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惊慌失措》，既洇透着
特定民族儿童的生活色彩，更有着浓浓的儿童问题小
说的味道。这些作品因反映民族儿童生活的现实，触
及市场大潮冲击下民族地区社会的生活变化，显示出
民族作家深重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显示
出儿童文学民族性与当代性的深度融合。

民族文化传统中“守旧”力量与“进取”精神的相
对峙、相较量，也是孟学祥小说关注的另一重要内

容。在作品中，关于安于一隅、轻视女童、墨守成规的
叙述还是很多的。深山里，人们的思维、文化等，无疑
会受到这种“守旧”力量的影响，但他们也对广阔的外
部世界充满好奇，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比如，
在小说《曲折的山路》中，14岁少女云，用心读书，使劲
干活，是个好学生。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班里却只剩
了她一个女生。父母鼓励她，她也坚持着，以优秀的
成绩被镇中学录取，成为山村里第一个女中学生。作
品中那条曲折的山路，是云上学时必走的，是她掘猪
菜时要走的，更是她到镇上读中学时要经过的。这是
眼前的一处存在，也是心中的一个隐喻，是人生历程
中的一种象征。

其小说《回家》中对山路的描写，看似在不经意
间，却也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表达。作品中，张思
雨、张思成姐弟俩，为上学，小小年纪离开山村；为奶
奶，弯弯山道不怕天黑不怕累；为未来，孜孜以求又顾
学业又顾家。作品虽然只写了这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大山深处人民的生存状况和
心理状态，写出了现代文明影响下人们对优秀民族文
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作品中看似不经意的情节，正
是民族文化积淀与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互动。

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传统有着
自己的独特理解，有着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天然的尊
重与敬意。因此，作品中对平常事情的如实描写，竟
呈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散发出浓郁的民族气息。这
种文学效果的取得在于民族作家对民族生活的“不平
常的发现”和“不平常的采撷”，并用了一些“不平常的
视角”和“不平常的表达”。比如孟学祥的《中秋月圆》
就是这样的作品。中秋月圆，难道也有地域的、民族
的差异吗？作家写到的是民族风情、风习的差异和民
族心理、心态的差异。就在书写这种“差异”中，写到
了民族山乡的贫穷，民族教育的弱小，写出了民族儿
童外出求学的坚定信念、坚强意志，写出了民族地区
人民渴望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巧妙的
是，作家在书写“差异”中抒发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
文化心理，那就是对祖先的纪念、对长辈的敬重、对家
乡的挚爱、对幼者的期望，从中就看到了中华文化在
各民族中的代代传承、世世光大。这也是当下民族儿
童文学中狭义民族性与广义民族性的一种重合、一种
和谐的统一。

显然，在当下民族儿童文学中，民族文化和地域
风土，并不是简单给人以新奇的外表。在民族儿童文
学，特别是民族儿童小说中，民族儿童人物形象始终
都处在中心地位。只有从民族儿童的角度展开描写，
才可能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切实地、活脱地再现民族
新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他们的美妙梦
想和美好理想，才可能真实地、生动地凸显儿童文学
民族性。黑鹤的动物小说如此，彭绪洛的探险小说如
此，孟学祥的问题小说也如此。

鲁若迪基的诗歌创作并不是以数量取胜，20多年来，他仅
仅出版了三本诗集。他的诗歌创作走的是少而精的路子。他
的第三本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同样是佳作迭出，显示了他
非凡的诗歌创作实力。

对故土的无限热爱、对民族的高度关注始终是鲁若迪基诗
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在鲁若迪基内心深处，小村庄果流、山神
斯布炯、泸沽湖女儿国，以及那片土地上生长的苦荞、羊群、树
木等，都有着非凡的意义。那里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行者旅
人，都进入了他的观照之中。所以他在诗歌中把自己融入到那
片土地里去，向我们昭示了一个诗人与一片土地血脉相连的在
场感和历史责任感。他的《神的模样》《好似一阵吹过故乡的
风》《转经筒前的诗歌朗诵会》等诗作则把视角延伸到生活在那
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通过对那个民族的生活状态进行注视，
挖掘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长期坚守的生存哲理和对生命价值
意义的认知与秉持。

作为一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跟他那个多情善感的民族
一样，用饱满而浓烈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爱情的渴
望与品味。《雪落女儿国》《阳光照在你眼睛的一瞬》《爱的墓
穴》《无声的倾诉》等诗作里，爱情呈现出了它的多个层面。
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对爱情甜蜜的赞颂、对爱人情有独钟的
宣誓、对爱情失落的痛楚和思念爱人的煎熬。读鲁若迪基的
爱情诗，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荡气回肠、情深意切、痛彻肺腑的
共鸣之感。他的诗作通过歌吟式的、层层递进的、一波三折
的表现手法，营造出了强烈的抒情气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风格。

诗人能否让自己置身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创作出紧扣
时代脉搏的作品，往往是衡量一个诗人及其作品价值的重要
尺度。这也就要求诗人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要勇于直面自己
的过往，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相比于其前两本诗集，《一个
普米人的心经》里更多地出现了对土地和生活现实、对社会和

环境进行人文视角上的审视、判断与思索的诗作。面对近年来云南持续的干旱，
他从乡亲的眼里看到了焦心的渴，写下了《一个山民的话》《神话》《天泪》；面对汶
川大地震这样的国家灾难，他在本地诗人中间发起捐赈并写下了《汇聚》《一滴
血》《止不住》等作品。面对现代化大潮对山村的冲击，他写下了《老人的山冈》

《巢》《无法笔直的山路》；面对现代社会里渐渐变凉的世态，他写下了《天问》《最
平均的是死亡》。这说明鲁若迪基在创作中把自己放到了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
当中。我们从他用心写下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个当代诗人所应具备的担当精
神和悲悯情怀。

大地之爱是鲁若迪基诗歌经常出现的主题。把自己放到大地之间，与身边事
物彼此映照，与故乡之外的土地形成关联，与民族和祖国荣辱与共，鲁若迪基写下
了他的思考与深爱。在《塔尔寺》《花山壁画》《披毛犀》《敖包》《无定河》等诗作中，
他抒发了自己对于故乡之外的外部世界所怀有的真挚的爱。对于祖国，鲁若迪基
的诗作着墨不多，只有三首，但每一首质量都不错。在《祖国》里，他说：“当别人把

钱当作祖国/我却乞丐一样/把祖国当作一枚金币/揣在自己心怀”，不动声色的表
达与叙说，坦露了诗人的一种境界。在《兵马俑》里，他说：“只要说声‘统一’/这些

秦的士兵/还会醒来。”短短三行诗，却迸发出了雷霆万钧的气势。
的确，鲁若迪基的作品体现出浓厚的少数民族情调。但是，在《一个普米人的

心经》里，他用相当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自己放眼世界的眼光和容纳世界的胸
怀。在《疼》里，诗人对战争中充当人体炸弹的女人阐发了源于人性的思考以及对
世界和平的渴望。在《自由女神》里，诗人表达了对美国式自由的置疑与反思。在

《艾菲尔铁塔》里，诗人流露出了对人类文明的崇敬。在《斯图加特的一只喜鹊》里，
诗人抓住瞬间所见，释放出了在现代社会生活里对自然和谐、生态多样性主题背景
下的温情之爱。

作为一个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身后是他那个只有三万多人口的民族，他用自
己的诗行，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对民族和故土的神圣之爱。但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
这个世界的诸多文化慢慢走到内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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